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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旅园地

暗香疏影 十渡
岩重石叠。望峡穿奇瀑，洞收幽穴。涞水孤山，百里

画廊追朗月。剑壁平关屹立，祈雨处、笋峰灵绝。映碧

塔、拒马清波，犹见鹭飞越。

缘化十方尘世，禅歌落栈道，众生欢阕。佛影临风，

桃渡凝霞，九曲仙泉澄澈。五行峦峙三清合，且记得、神

鞭传说。问浮桥、何日金滩，再赏一场春雪。

金明池 颐和园
万寿山峦，昆明湖水，细数崇台御苑。映烟霞、红墙

古刹，寻香阁趣园相伴。势如虹、亭桥玉带，摇翠柳、景汇

西堤莺燕。更溢彩飞檐，流光雕栋，绝世风情悠远。

十里清波飘红袂，见雾绕龙舟，芳凝荷岸。桃源碧、

兰池含馥，蓬莱绣、玉澜呈宴。云边月、静落樽前，念暮霭

昏长，朝岚晨短。纵阅尽千秋，红尘几度，总也难知深浅。

沁园春 文水
阡陌青川，西岭听涛，文峪泛舟。看胡兰魂魄，英名

永驻；则天胆略，光耀千秋。古塔仙云，平陶圣地，犹有东

岩残壁留。皇威处，在南徐武庙，静立村头。

大陵岁岁丰酬，任梨果稼禾一望收。赏汾河岸畔，闻

荷观鸟；苍山草甸，伴树漂流。美酒三杯，胶泥豪气，锣鼓

声中画里游。乡音醉，趁春风得意，夏日时候。

烛影摇红 微山湖
帆影疏帘，雾蒙玉露晨曦远。花音娇语绕香柔，丝柳

梳湖堰。梦里瑶池浩瀚。小舟来、芙蓉独伴。锦鳞芳醉，

写意融神，溪流翠岸。

信步闲莺，绿盈坝上蓝凝满。逍遥仙子借风摇，轻拂

枝丫软。琼宇斜飞紫燕。忆当年、枪声不断。血染芦苇，

铁道忠魂，丹心一片。

泛清苕 武汉
楚国江天。见九省通衢，一马平川。波平缓、贯南

北，蛟腾起、缱绻云悬。盘龙却月联三镇，汉水流、古市灵

泉。玉楼黄鹤，冠楮墨、飞檐缥缈风烟。

沧桑岁岁年年。伴东湖弄影，锦里蒙仙。凉寨竹、木

兰景，放鹰处、址筑台垣。花湖峡谷群山绕，似碧螺、顾盼

流连。春潮疫疬，犹决战瘟神，再起琴弦。

婆罗门令 天后岛观灯
云烟漫、香风迷雾，星光耀、伴金龙欢舞。宝月银轮，

今宵景、临汾渚。天后岛，罗绮琼花树。

思乡韵，情缕缕。醉乾坤、静看灯无数。青莲万斛凝

佳夜，如碧玉、任诗意箫鼓。画廊书道，民俗文库。酒醋

飘醇，览胜仙境亭台处。纵是蓬莱顾。

南吕宫·一枝花 东埠头沟
平畴沃桑田，碧野凝春影。荷塘迎笑容，芦苇荡歌

声。杨柳如屏，萱草花围径，瑶池河畔生。涉溪渡九曲潆

洄，稻香漫八仙胜景。

双调·步步娇 稻香湖
红果玲珑樱桃树，戴胜东飞去。莲藕粗，菡萏清泉稻

香湖。绿遮途，如步入仙宫处。

正宫·塞鸿秋 翠湖
曲桥溪水荷塘渡，凭栏观鸟平湖处，晚云芳径寻归

鹭，蛙声伴客追风去。临渊赏锦鱼，集沼凝琼树。夕阳映

眺远山路。

明亮的脚步，透明 、清晰、更清脆，生活的

脚步，在玻璃上行走……

冬没有绿色，却富有洁白；洁白是冬的品

格。那雪峰的巍峨，是冬的身躯；那雪原的广

淼，是冬的胸怀；那皑皑的白雪覆盖的冰河，是

冬奔流不息的生命。

冬没有鲜花，却独有雪花，雪花是冬的精

灵。那雪花飘飘洒洒，是冬的情话；那雪花纷

纷扬扬，是冬的笑吟；那雪花撞撞碰碰，是冬童

真般的欢欣。

没有严冬，北方便失去了沉静与雄浑；没

有严冬，北方便失去了粗犷和严峻；没有严冬，

便没有冰雌的俏丽；没有严冬，便失去了腊梅

的报春。

一场大雪，遮住风的形状，却使梦的形象

更加真实。

一场大雪，凝固一个世界，却使时间的碎

片纷纷凋谢。

一场大雪，统一原野的颜色，却使一种孤

独逼近深刻。

雪被下，你可以看到野草暗蕴着嫩绿；冰

层下，你可听见河水荡漾的欢声。我们幻想把

真正的雪留下来，阳光让雪融进了人们的记忆

和美好人生。

那被雪色映亮的苍老父亲，感恩的心情，

跳出宽厚的心胸，直抵丰收的年景。

而此时，我却看见沉默的母亲，慈爱的目

光，掠过农家辛劳的历程，在嫁接香雪之梦，让

一束温馨之光在雪色之中追踪父亲，一生拨动

大地的琴音……

冬的色彩

严冬里，北方人的生活火爆而富有色彩。

啊，冬是一部新与旧、荣与枯、生与死的交

响和变奏！

冬有风奏的欢歌——粗犷、豪放；

冬有雪染的风采——美丽，纯洁。

谁说冬不是有声有色！

冬有勇敢的结束，但这并非残酷，因为不

结束就没有新的创造；

冬更有伟大的开始，哪怕伴着痛楚，因为

逝去的走向新的成熟。谁说冬不是有胆有魄！

是的，没有刻骨的冷，哪有冰骨玉肌；没有

蜕变的过程，哪有在水一方。

雪是雨的精灵，雨的魂魄，弱小的生命却

始终与强大的冷酷对衡

谁说冬只有沉默，谁说冬没有燃烧，请看

树树红梅的欢笑；

谁说冬只有凝结，谁说冬没有妖娆，请看

株株雪松的骄傲！

雪雕

岁月的无情，拖走了沉甸甸的季节，冬天

被挑在光秃秃的枝头在西北风中摇曳。

踏着惆怅，踏着犹豫，踏着残月跌落在小

路上的凄迷，默默地，我寻找着，那首小诗的鲜

明立意。

铅灰色的沉重飘盖着小街，被寒流捆瘦了

的云，只出售苍白的哀怨，不上演柠檬色的协

奏曲，悲剧吞食了昨天的向往，泪花滚出月朦

胧的伏笔，苍凉的天幕诉说着我的孤独，脚印

垒起的痛苦，爬进了，永不褪色的记忆……

思念刻凿出木然的雪雕，叹息浇铸着飞翔

的情绪，向着银河里流淌的故事，向着那永恒

千古的主题。

冬情

晨起时皑恺的白雪中，闪烁的雪光映衬眼

中无尽的温情，悦耳的踏雪声伴唱心中飞扬的

旋律，一片纯白中，一切都变得单纯而又欢快。

午后冬日暖暖的阳光下，摇动的藤椅中蜷

曲一颗沧桑的心，适时的冬阳融晒一段发霉的

情感，慵慵睡意中，一切都变得无奈而又遥远。

薄暮时苍苍的旷野里，飘摇的枯草恍惚心

中不定的欲念，萧劲的寒风鞭笞青春懈怠的肌

体，满目荒凉中，一切都变得沉重而又深刻。

雪中，我是顽童，洁白里洒下缤纷的笑声，

风中，我是行者，大地上跋涉追求的步履，冬阳

下，我是老人，静默中抚平带血的伤伤痕。

今天，有雪有风有阳光，我是执着无悔的

歌者。

相逢

此时此刻我们不要相逢。因为我一无所

有。没有温暖，没有安慰，没有热烈的语言，没

有激动的思想，没有追求使我们向往……

但愿我们相逢在绿色春天的田野上，我们

可以尽情的播种，任意的采摘各种各样的鲜

花。也许我们播种的是空幻的种籽。也许我

们采摘的鲜花。很快就会枯黄，绿色的希望却

吹动了我们心上的风帆，片刻的欢乐，也使我

们感到慰藉。

当然，我们最好是相逢在金色的季节里。

希望都成了现实。我们心上的果园，果实累

累。我们可以互相相思赠。那甜的、那苦的、

那辣的，都可以使我们忘掉人世的一切辛酸和

痛苦。

请记住，我们千万不要在寒冷的冬天相

逢，它曾经把我们的春天埋葬……

雪瓢千年

永是那场飞扬的大雪，飘飞于五千年间。

那时的天地初开，那时的山和水静静地仰

卧在一起，那时的人民赤着身子，仰首向着天

空。那时，便看到第一片雪花，自湛湛的长空

飞扬而下，走过九万里的行程，走进这无际的

红尘。

自那时，这场雪就下着，飘飘五千年。五

千年不绝的纷飞。所有的梨花杏花和冰花开

了又落，所有的箫声都在夜里吹响，所有的红

泥小炉前都有读诗的人儿，所有的长窗都会静

静开着。而所有的驿道上，只有雪落的声音，

那推窗人所盼的履痕，正被一年年的雪花悄悄

掩掉。

飘飘五千年。五千年内我始终站在一条

江的岸边，那个老舵手死了，长长的江边没有

一条船，雪飞如梦，望不到对岸的景色。

望不到那条飞扬的发辫。辫上鲜红的发

结。

雪飞如幔。所有的纱幔扬起，撕裂无人的

长廊，廊外有古老的梅花，花瓣片片飞下，谢如

雪飞。那只熟悉的歌便在此时唱起。那条江

永远静静地流着，我挪不动我冰冷的脚。一任

雪飞，塑我成无言的冰雕。

该告诉我多少被忘却的故事了，雪啊！五

千年间，你永是多情的见证，我纯洁的手足。我

所有的记忆为你而生，我所有的梦魂为你而碎。

五千年了。那条江，那条河，那个故事，那

个传说，那个老人，那个女孩，那片燃烧的村

庄，那曲如泣的古筝。

永是那飞扬的大雪啊！飘飘于五千年间。

分娩春天

梦中的雪无声地落下，流韵神奇地美丽着

世界，雪朵朵打湿我如雪的爱恋，化作你生命

极地无期的守望。梦中已分不清走近你的是

雪是我还是雪。渴望如雪、如雪渴望，就让我

溶为你窗外的雪吧，雪无愧于心，无愧于他人。

雪以雪的方式馈赠生命，雪是一种经霜的

情怀，心有所属情有所依，灵魂才如雪般美丽

无比。

沉睡的冬日梦雪，荒芜并不代表死亡，寒

冬也不能冰封爱情。

温暖的雪花，总是在日子的相思胀圆之

后，让冬多姿地展开，再次火爆，开始分娩春

天。

乔家一个院，常家两条街，祁县还有“渠半城”，

灵石王家大院，太谷“三多堂”，潞城申家大院，一座

一座宛若城堡的建筑，宏大、厚重、古朴、静雅，终究

不过是晋商数百年风华后的落寞背影。

在家乡临县，穷乡僻壤之间也有深藏着的晋商

古院落，虽然风光不及，却同样值得游览和称道：西

湾陈氏民居，李家山“凤凰双展翼”，东秦，西贺，南

王，北赵。其中，东秦是指大禹乡后大峪村秦家，西

贺是指曲峪镇白道峪村贺家，南王是指安业乡前青

塘村王家，北赵是指临县城内赵家。时至今日，秦

家的房舍早已拆毁，赵家的府宅在道光年间已经变

卖拆除，只剩下了前青塘的王家宅院和白道峪的九

十九眼半窑院，尚可观其大略。

闻名而往，你我是驻村期间专程去探访白道峪

九十九眼半窑院的，去一睹它的容貌，去追寻它的

始末曲折。出兔儿坂，经克虎寨，过曲峪镇，顺着黄

河再走十五里，便是白道峪——黄河岸边一个古朴

而美丽的村庄，傍着山，面向水，有山的厚重，有水

的灵秀。九十九眼半窑院坐落在前村的小山湾里，

风水占尽，一半坍圮破败，一半刚刚修缮。破败的

一边靠北，倚着山坡，向阳，最西边临着旅游路和黄

河的几孔窑里还住着人家。修缮的一边在东在南，

东边也倚靠着山坡，南边墩立，上下二层厦檐窑，石

箍的窑洞，砖砌的窑口，一层的脑畔是二层的院子，

上下通联，左右通联，古朴、齐整、气派。完成修缮

的一层东窑里住着一位约莫七十岁的老人，沧桑却

精神矍铄，南都十甲贺姓，说到自己家族和先祖的

荣光，两眼放光，滔滔不绝。

白道峪主要居住着贺姓人家，刘姓和王姓次之。

贺姓有两支，一支清顺治年间从紧邻着的北山贺家畔

迁来，南都十甲贺，始迁祖贺文元，另一支清中叶从邻

村崖窑上迁来，南都八甲贺，两支非是一宗。十甲先

祖贺文元迁居白道峪后，利用靠近河路的便利条件，

依托白道峪渡口向上游保德、河曲一带贩运货物，到

了两个儿子贺永兴、贺永盛时候，买卖进一步做大，逐

步向北路宁夏、包头以及南边河北、京津、山东一带发

展。乾隆年间，碛口镇兴起，贺家慧眼独具，又在碛口

镇开设了多家字号。买卖通达，风生水起，鼎盛时期，

贺老财东由山东向包头巡视商号，沿途不需要投住别

人家店铺，一路都在自家商号内歇息吃住。

像别处许多晋商衣锦还乡一样，白道峪贺家在

完成了资本积累、生意稳步正轨后，也腰缠万贯地

开始在老家大兴土木，锦衣华服不仅要自己穿着舒

服，也是要展示给世人看见的，这样才门楣有光。

贺家老宅，康熙年间由贺文元投资筹建，经第二代

贺永兴、贺永盛和第三代贺虞凤、贺飞凤持续扩建，

历祖孙三代，跨越七十余载，于乾隆年间修建而

成。老宅院内有院，门里有门，柏木横梁，蓝瓦青

砖，形成一座大型院落建筑，有民谣盛赞：“一座明

月楼，八门套九星，九间朝王殿，十座抱厦厅，九水

归一水，财源永不停，九十九眼半，窑洞难数清。”明

月楼原本坐落在院子当中，现已消失，仅剩一座圆

形的月亮门给人遐思。院内原有八座门庭，将大院

分隔成九个独立的小空间，故有八门套九星的美

誉。九间朝王殿，十座抱厦厅，早已不见了踪影，只

留下一串神秘的数字传说着当年的辉煌。九水归

一水，是指修建院落之前，地下已经预置了泄水通

道，通道高大，最大处地下有约四米高的窑洞，这些

环绕院内地下的通道形成了九条循环连接的水道，

地面上有九个泄水的水口，所以称之为九水归一

水，水不外漏，九水归一，体现了主人“肥水不外流”

的理念。这九条水道不行雨水时，又被作为躲避战

乱的暗堡和地道，老人说，当年日本人来村侵犯，窑

主人就是通过暗道走脱的。

贺家老宅的气派不赘多言，即便眼前半部残破，

仍然风光无限，最使你我感兴趣的是“九十九眼半”

的原委和深意。老人说，祖上原本想修筑一百孔窑

洞的，可第一百孔窑，修起即塌，再修再塌，历经数次

都没能修成。后来，花重金从陕西请来技艺高超的

老匠人，老匠人建言功德不可太满，加修半孔即可，

祖上顿悟，方才半窑稳妥，一院安然。欲满则不成，

“九十九眼半”的设计，寄寓了主人深谙万事不可十

全十美之意，晋商不鲁，也“儒”啊！诚然，贺家在发

家之后，确实“儒”了，老宅的西南角建有专门的书房

院，聘请私塾先生教授子弟，据《贺氏宗谱》记载，雍

正年起，贺家先后出过监生三人、庠生五人。

愿望是朴素的，如同神灵，然而落败才是规律，

无可避免。后来，贺家出了败家子，把碛口的买卖

败光，宁夏、包头等处的生意也不去打理，家境一落

千丈。再后来，民国，抗战，解放，买卖也就完全断

了联系。新中国前后，改天换地，贺家老宅被分给

了众人，分割的分割，倒塌的倒塌，像风烛残年的老

人，逐渐消瘦，行将就土。如今，正如余秋雨先生在

乔家大院看到的那样，在九十九眼半窑院的周围，

贺姓后裔与他们的前辈已经山高水远了——偶尔

有几个人，或许能约略猜度出自己先祖的风采。

时值冬月，迷魂碛上冰凌迟重，你我迷了魂一

样听着这些。我用力遥想当年，遥想从迷魂碛往来

的人们，抬头仰望九十九眼半窑院时艳羡的目光，

他们是会发出怎样的感叹啊？河风吹得紧，冷冰

冰，朋友说：走吧，等夏天，等秋天，我们再来！

我来的时候

秋阳正好

河水正好

这个叫作开阳的村庄

正在大兴土木

一院院修葺一新或即将修葺一新的民宿

正在敞开它的怀抱

等候你

这庄重的邀约

伴随着黄河拍打两岸的浪潮

重重叠叠的群山

掩映着百里画廊的水蚀浮雕

这秘境一般的存在

蛰伏着三叠纪时期潜藏的古灵魂

沿着时光的隧道

它低语着

讲述着

不知道谁的乡愁

我赴约而来

这不复还的黄河水

在我生命的某一个时刻

定格

落满河床的阳光

在经年的岁月中

犹如初生

时间最后的归宿

落在石龛、石窟、石书里

这形体不一的建筑 走兽

飞鸟和人物

让山水、生灵、万物

生生不息

天地间

我们是匆匆来去的一个过客

沿黄公路

让开阳不再是一方僻壤

这人世的风物

和被隐遁在时光中的众生

以及

那些失踪了的浪涛和舟楫

次第

在流水的声响里回还往复

开阳，

无尽时光里的等候
□ 李心丽

九十九眼半窑院
□ 边草

三
川
河

三
川
河

李够梅李够梅 摄摄

词曲一组
□ 梁大智

冬的那一抹精灵（组章）

□ 衣名

那些水泥做的高楼大厦，才有几年的历史呢

相对于铁矿、石子，微不足道。坐在高速公路上

奔跑的汽车里，看窗外的田野、村庄、树木，连雾里看花

都算不上，只是加重了人世间的潦草和摇晃。倒是

那骡马的响鼻、铡刀下切草的声音，还有一盏马灯

常常指着我回家的路。我想，这城市一定还有一层底色

比如，我看到的早市，就是城市的一层底色。那些

刚刚采摘下来的乳瓜，有的像一钩弯月，像一对母子

像一个元谋猿人。据说，它们上面都没有打农药，保留着

原味底色；不少人还在执拗地用着盘子秤，他们喜欢

用力把良心提到嗓子眼，而羞涩地把价钱的零头抹掉

他们的执拗，不是抵抗，只是一味顺从着善良的方向

从高楼大厦里逃亡，寻找一块瓦当；在一条车辙里，辨别

回家的路。无法判断时，就去早市，亮出日子的一层底色

晚 境

总有些东西，在默默地从我身上，被取走，让我

感到单薄、空虚、发冷。曾经的那些弹弓、玻璃球

被时光从我裤兜里，掏走了，空留下一双长满老茧的

手，再使劲掏时，就能触摸到裤管里的风。那一头

黑发，被取走了，不知不觉，或许就只是一夜。我知道

再白一百次头发，也找不到作案者。留下的苍白里

或许能跑开大风，犁出荒野，也算失窃后的有惊无险

肉身以内的骨骼，钙被取走了不少，剩下的时日，就飘忽不定

脸颊上的皱纹里，岁月被取走了，紧缩在一起的

是走过的几条弯弯曲曲的路；视力和听力，也被取走了

很多，不是不再想耳听八方，眼观六路，只是又聋又瞎

还有更可恶的是，我把它抬高在肉身之外，灵魂深处的

那么多念头、结果、定义，统统也被取走了。这些原本就不存在

不属于我的罂粟，取走了也罢，从此，我就不再是私藏毒品的罪犯

想到今后，一无所有的彻底干净时，我向曾经的拥有，深深鞠了一躬

在早市，能看到一座城市的底色（外一首）

□ 李 峰


